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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混合式學習模式在香港小學中文教育的適用性與效益，並透過校本實踐案例，分析如何將

人工智能（AI）與擴增實境（AR）等科技工具應用於中文教學，特別是古典文學與價值觀教學。根據實踐及

分析顯示，混合式學習模式能有效延展學時、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並增強學習動機。然而，教師的科技教

學整合能力與技術融合仍是推廣此模式的關鍵挑戰。本文建議以課程為主導，科技為輔，持續推動教育工作

者、科技與政策的協作，以實現「以科技賦能文化傳承」的教育願景。 

【關鍵字】 混合式學習；人工智能；擴增實境；中文教育；自主學習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l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Through school-based practice cases, it analyzes how technological tool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Augmented Reality (AR) can be applied to Chinese teaching, particularly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values education. The practice and analysis demonstrate that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extend learning time, enhanc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and increase learning motivation. However, 

teachers' ability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and the fusion of technology remain key challenges in promoting 

this model. This paper suggests a curriculum-led, technology-supported approach, advocating for continuous 

collaboration among educators, technology, and policymakers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vision of "empowering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echnology.＂ 

Keywords: Blended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gmented Reality;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elf-Directed 

Learning 

 

1. 前言 

隨著 21 世紀數位科技與教育理念的深度融合，混合式學習模式在全球教育領域掀起革新

浪潮，而香港小學中文教育亦在此脈絡下面臨轉型契機。中文科作為承載文化底蘊與語言技

能的關鍵學科，如何在傳統教學中融入科技工具以回應學生的多元需求，成為教育工作者極

需探討的課題。自香港教育局推動「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以來，BYOD 政策與數碼基

建的普及已為混合式學習模式的廣泛應用奠定了實踐基礎，而新冠疫情期間的線上教學經驗，

更催化了教育界對「虛實融合」模式的反思與探索。在此背景下，本文將透過校本實踐案例，

論述有關策略與科技工具如何與古典文學、價值觀教學有機結合，探討混合式學習模式在香

港小學中文教育的適用性與效益，並分析其對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效能的影響。 

2. 混合式學習模式的定義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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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是一種結合傳統面授教學與線上學習的教學模式，旨在通

過兩者的有機融合提升學習成效。根據 Garrison 與 Vaughan（2008）的定義，混合式學習並非

簡單疊加線上與實體課程，而是經過系統化設計的「面對面和線上學習體驗的深思熟慮融合」，

以達成一致的教學目標。此定義強調教學策略的整合性，而非僅引入科技工具

（Hrastinski,2019）。 

混合式學習的實踐形式具備多樣性，Hannon 與 Macken（2014）提出三種主要模式：混合

式演示與互動（如翻轉課堂）、混合式模組（結合密集面授與線上研討），以及全線上模式

（整合同步與非同步活動）。其中，翻轉課堂因能有效分配學習時間與空間，成為中小學廣

泛採用的模式（Staker & Horn,2012）。此外，混合式學習的理論基礎可追溯至探究式社群框

架（Community of Inquiry,CoI），該框架強調認知存在感、教學存在感與社交存在感的相互作

用，是設計有意義學習體驗的關鍵（Garrison et al.,2000）。 

複雜適應混合式學習系統（CABLS）則進一步擴展了實踐視角，提出機構、教師、學生、

教學內容、科技與學習支援六大元素的動態互動（Wang et al.,2015）。此模型強調以學生為中

心，通過彈性教學設計滿足多元需求，例如利用線上資源促進自主學習，同時保留面授課程

的即時互動優勢。然而，混合式學習亦面臨數碼鴻溝、技術依賴等潛在風險，需通過政策規

劃與資源整合加以緩解（香港大學,2022）。混合式學習是教學模式的革新，但同時需要系統

化策略的支持，以平衡科技應用與教育專業的本質，達至回應 21 世紀學習者的多樣化需求的

目標。 

3. 背景 

本校自 1990 年創立，建校已歷 35 年，中文科課程因應教育局指引及時代需求而持續優

化，先後進行不同的教學研究及課程改革計劃，以提升學與教效能，切合學生學習需要。 

自 2015/16 年度起，香港教育局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令學校透過資訊科技提

升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在全港公營學校建立無線網絡校園，推出「自攜裝

置」政策（BYOD），讓學生攜帶私人流動電腦裝置回校學習(教育局，2021)，本校在第二

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政策，協助學生購置或借用平板電腦，用以學

習。而於新冠疲情期間，全港中小學迎來學與教的結構性挑戰，本校因應時況，制定了「虛

與實結合」的學習模式：在疫情初期的全面暫停面授課期間，通過線上學習媒介(Zoom 等)

進行課堂教學，並輔以線上學習平台(Microsoft Teams、Star、e-Smart 等)向學生發佈學習資

源及收取學習成果；在部分恢復面授課及至逐步復常的階段，沿用前階段的線上學習配套，

與線下的實體學習模式結合，通過混合式學習的模式，延展學時，增加學習深度與廣度，幫

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4. 中文科校本課程層面的實踐 

4.1. 校本課程的廣泛應用 

本校中文科一直運用不同的線上學習平台，助學生進行課前課後的自學，隨疫情時期的結

束，學與教模式全面復常，以 Zoom 等軟件授課的模式已經停用，改為回復線下的實體學習，

而有關線上學習層面的應用，Microsoft Teams 的應用逐漸傾向以發佈資訊為主，而收發學生

學習成果的途徑漸漸回復以線下途徑為主的固有模式，至於 Star、e-Smart、篇篇流螢等線上

學習平台仍被恆常而廣泛地使用於中文科的日常學與教過程中，作為學生自學及鞏固學習成

果、延伸學習的媒介。從「虛與實結合」的學習模式實踐期間發展而來的各種線上學習資源

與技術仍於疫情後被保留及應用，構成了發展校本混合式學習模式的厚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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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校本混合式學習模式推展方針 

4.2. 前沿資訊科技與課程的有機結合：人工智能(AI)與擴增實境(AR) 

本校中文科於 2024/25 年度參與教育局的協作研究及發展計劃──「種籽」計劃:「 在中

國語文課程加強文學和中華文化學習」，以加強文學及中華文化學習為目標，整合及發展校

本中文科課程，而本校教師亦以此計劃為契機，引入了人工智能(AI)及擴增實境(AR)的教學工

具及有關技術，用於設計單元教學，通過把前沿資訊科技融入課程，建構校本的混合式學習

模式，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六年級中文科任教師整合校本教材「古詩文在校園」(古詩文學習冊)與教科書的課文，設

計出不同主題式單元，以其中一個單元──「古詩家國情」為例，單元以《涼州詞》、《出

塞》、《春望》三詩為主體，針對「文學與中華文化」及「價值觀」兩個範疇的學習目標，應

用不同教學策略，進行課業設計。下表為設計範式： 

階段 學習要點 技術、策略、工具 

課前 語音知識、基礎理解 分析型人工智能(Microsoft Teams)、 

背景資料(紙本)、資訊影片(e-Smart) 

課中 深層理解、價值觀 擴增實境(Halo AR)、思維工具、 

戲劇教學、分組協作活動 

課後 延伸學習 線上作業(Microsoft Teams)、實體作業

(紙本)、同儕互學 

如上表所示，在設計單元課業時，教師運用「翻轉教室」策略，通過 Microsoft Teams 平台

發佈包含詩作內容、朗讀示範錄音在內的學習資源，並運用平台上的分析型人工智能系統─

─「朗讀進展」(Reading Progress)，建構「課前」階段的學習，設計「課前學習課業」，佈置

朗讀評估及基礎理解評估，令學生朗讀詩作，以及回答與詩作有關的問題，通過人工智能的

分析及快速回饋功能，讓學生在「課前」階段進行自學。而系統針對學生表現的分析數據，

更能成為教師設計課堂教學內容的參照，通過歸納學生在「課前」的自學表現，設計相應的

跟進教學內容，能針對性地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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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通過 Microsoft Teams 平台發放學生自學資源 

 

 

圖 3-6. 運用分析型人工智能系統──朗讀進展 Reading Progress，設計課前學習內容， 

包含語音與理解部分，分析學生表現，整合數據，給予學生即時性回饋，推動學生自學 

 

圖 7-8. 教師根據人工智能的分析，評量學生表現，設計跟進教學內容 

此外，古文於學生而言，語法與現代漢語相異，相對陌生，而詩作中部分意象的運用亦趨

於抽象，在理解上易產生困難，令學生的學習興趣下降，構成學習動機低下的問題，故教師

應用擴增實境(AR)技術，運用軟件 Halo AR，製作與詩作有關的擴增實境(AR)素材，包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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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影片等，讓學生能直觀地理解及體會詩作中的重點內容，配以實體學習材料(課業工作紙)，

以問題導引學生進行深層次思考，理解創作動機、情意等內容要點。 

 

圖 9-10. 運用軟件設計 AR 素材，配以重點問題，引導學生思考，理解深層內容 

 

圖 11. 通過加入擴增實境元素，設計課堂學習活動 

在「課後」階段，教師結合線上與線下的媒介，設計延伸的學習任務，包括運用 Microsoft 

Teams 發佈課業「『我能做甚麼？』構思分享」，讓學生通過線上平台分享構思，而教師亦再

通過運用 Teams 平台上的投票系統(Polls)，舉辦「優秀構思選舉」，分別令學生評賞及票選出

「最有創意」及「最可行」的構思，增加學生的參與度，並促進同儕互學，對積極完成學習任

務的學生予以肯定，提升其於學習過程中的成功感，持續提升內在學習動機。同時，教師亦

因應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設計出讓學生以實體書寫方式完成的學習任務，以多樣性的學習

資源幫助學生學習。 

 

圖 12-13. 運用線上平台 Microsoft Teams 設計構思分享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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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5. 運用 Polls 系統設舉辦線上投票活動──「優秀構思選舉 

 
圖 16-17. 線下學習任務──家書、心意卡寫作 

4.3. 推行成效 

(一) 翻轉教室，延展學時，提高容量 

單元課業採用「翻轉教室」策略(Flipped Classrooms)進行設計，通過應用分析型人工智能

系統，設計課前學習任務，能在「課前」階段為學生建立與課業相關的基礎知識(語音與內容

理解)，藉以在「課中」階段釋放更多課時，用以創造深化學習的空間，以供課堂上與學生進

行更高層次、更深入的學習活動之用，如運用「思維工具」對比人物動機、戲劇教學活動、創

作手法分析、關鍵問題討論等，而在課堂活動設置更多高階學習活動及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能深化學生對課業的理解(Bishop & Verleger,2013)。於「課後」階段，結合線上與線下的媒介

設計學習任務，能創設多樣性、多面向的學習模式。藉人工智能系統「朗讀進展」(Reading 

Progress)的結合應用，能建構出鮮明而有效的「翻轉教室」課業結構，通過延展學時，達至分

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認知負荷」的效果，並提升課堂活動的聚焦性(Sweller,1988)，藉以

提高課業的容量，提升學生對相應課題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二) 人工智能，快速回饋，促進自學 

分析型人工智能系統比起一般的紙本作業，更能適時地給予學生針對性的回饋，指出學生

表現中的優劣項，並引導學生進行「修正學習」，根據系統提供的語音資訊，練習此前朗讀

時出現的錯音字或缺略字，再次朗讀，直至系統判斷為正確，方完成任務，而在「理解」部

分，學生亦能根據系統的即時判斷，得出問題的正確答案，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在沒有教師

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語文自學，相關數據能讓學生得悉自己的表現細項，從而在自學過程中進

行改善，另一方面，亦能讓教師檢視學生的自學表現，作出跟進教學或予以肯定，提升教學

設計的針對性，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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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增實境，視覺策略，提升動機 

通過校本 AR 素材的運用，作為學習鷹架，讓學生能借助直觀性元素、適量的注釋及問題

導引，更容易理解詩句要點，體會相對抽象的意境。以視覺策略輔助學生理解詩句，而運用

AR 技術設計的「AR 導航，古詩探索」活動，能增加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自主性，有效提高

學生學習動機，根據本校於六年級進行的學生問卷調查數據反映，回答與加入 AR 與 AI 元素

能提升學習興趣、解決學習難度、提升學習信心相關的一系列問題的學生中，表示「非常同

意」至「同意」的人數比例均高於 85%（見附件一），反應正面，學生更主動表示希望能於

中文科其他學習活動中能應用相關技術，可見有關資訊科技的融入，及混合式學習模式實有

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在教師引導及同儕協作的學習情境中建構知識，而非單向接收

資訊，更能強化知識的內化效果，提升學習效能(Bergmann & Sams,2012)。 

5. 於香港小學中文教育的適用性及效益 

5.1. 全港適用性：政策銜接與跨校實踐的共性基礎 

從本校中文科的混合式學習實踐的成果，反映此模式於香港小學中文教育具有普遍適用性，

其核心在於政策框架與學科特性的契合。教育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推動的 BYOD

政策與數碼基建，為全港小學建立混合式學習的基礎條件，而中文科作為文化承載與語言技

能並重的學科，尤需結合多元媒介與文學學習。以本校「古詩家國情」單元為例，AR 技術對

抽象意象的視覺化轉譯（見圖 9-10），以及 AI 推動學生自學及延展學時的效能，不僅適用於

校本課程，亦可延伸至全港同類型單元設計，未來可透過資源共享平台分享有關技術與資源，

降低業界開發成本，促進跨校協作，互取所長。 

5.2. 普遍效益：回應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需求 

本校實踐證實的三大效益——學時延展、動機提升、自主學習支援，符合全港中文科教學

的革新方向與課程發展重點。首先，「翻轉教室」策略透過課前 AI 任務分擔基礎知識教學（如

圖 3-6），能緩解全港小學普遍面臨的課時不足的問題，尤其適用於古文單元、文學賞析等需

深度探究的內容，此外亦能應用於課程內的其他學習活動，如本校在「種籽」計劃以外，亦

會於設計默文温習、課文重温等鞏固學習活動時運用「朗讀進展」系統，達至恆常化、多方

面融入課程，幫助學生，亦減省教師在指導時的工作量，提高視野的全面性及教學的聚焦度。

其次，擴增實境(AR)與視覺化工具的運用，正能作為學生理解文學作品的鷹架，藉加強文學

沉浸體驗，回應學習者需要，而線上的學習平台能讓學習社群從線下延伸至線上，從課堂內

延伸至課堂外，能起「探究式社群」理論中「社交存在感」對學習成效產生的關鍵作用（Garrison 

et al.,2000）。然而，混合式學習的長期影響評估值得深入探討。建議未來研究追蹤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的持續提升，並分析技術依賴的潛在風險，例如過度依賴 AI 工具可能忽略傳統學習

方法，以及依賴 AR 的視覺刺激導致削弱對文本的深度思考等風險，學校可長期追蹤學生的

學習表現及進行對照實驗。 

5.3. 挑戰深化：教師培訓與技術融合的專業需求 

混合式學習的推廣，須正視教師團隊的「科技教學整合能力」（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落差。儘管本校透過推展「種籽」計劃，培訓教師設計 AR 素材

與 AI 課業（見圖 7-8）的相關技術，但於全港層面而言，仍存在兩大瓶頸：其一，語文教師

普遍缺乏將科技工具對接中文科「文道合一」特性的專業訓練，如何平衡 AR 的視覺效果與

文學意境的本真性便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挑戰；其二，技術應用易流於「為科技而科技」，

例如過度依賴 AI 朗讀評分，卻忽略教師對學生情感表達的口語回饋。教師的科技教學整合能

力是否充足以及技術與課程的有機融合均為廣泛應用混合式學習模式的重大挑戰，故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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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資訊科技的教學技術時，應重視技術與課程的融合度，而非側重於技術的高深程度，以

課程主導科技的選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導向，讓教學與科技自然連繫，有機結合。（具

體建議方案見附件二：教師培訓建議──TPACK 能力提升方案） 

6. 總結 

透過校本實踐，驗證混合式學習模式於香港小學中文教育具有相當高的適用性與效益，能

通過應用有關策略，結合資訊科技技術，提升中文教育的深度與廣度，不僅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益，更為教師提供設計教學的數據參照。從本校的實踐顯示，混

合式學習並非取代傳統教學模式，而是在原有的課程基礎上進行融合與優化，以回應現今教

育的發展指引與學生學習的確切需求。 

然而，要於全港小學中文課程中應用此模式，仍需克服技術層面與課程結構轉變方面的問

題，而教師的科技教學整合能力培養，亦是教育政策素來的重點，現今香港教育局及業界已

有不少團體及措施就資訊科技應用方面，向學校及校師提供協助，惟教育工作者於採用科技

時，應以課程為先，科技為輔。持續推動教育工作者、科技與政策的協作，方能真正實現「以

科技賦能文化傳承」的教育願景，造福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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